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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盧曉婷】

大學通識部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於網上舉辦以「遺形、遣情、養性——魏晉名士風度剪
影」為主題的讀書會。是次活動有幸邀請到梁卓恩博士主持以及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及文



學學系助理教授張喜儀博士分享魏晉名士當中的嶢嶢皎皎者的言辭、性格、行事和生活，為
我們講述獨屬於他們的「魏晉風流」。[1]

題解
張喜儀博士首先解釋「名士」、「魏晉風度」、「風流」、「風骨」之內涵。

名士

講者指出，余英時先生很早就對「士」階層作出說明。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提到：
「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2]講者進
而補充，中國古代的士階層本身就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到了明清時期的「士」階層又與先秦
時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和做研究的時候，要十分留心，即使使用同一個詞彙，但在不
同的時期中，它的內涵亦不盡相同。而「名士」一詞，在《呂氏春秋》就已出現四次。跟據
《呂氏春秋》的說法，「名士」內涵豐富。可以指向做官之人、有計謀、智謀的人、飽學之
士與有名之人。

到魏晉時期，「名士」有更加明確的定義。根據《世說新語‧文學》中引袁宏《竹林名士傳》
的說法，名士可以分為三類，分別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與中朝名士。[3]

魏晉風度

講者認為，所謂「風度」，與英文manner相近，主要指風格、態度，一般用來指人的言談舉
止和儀容氣度，多見於魏晉後完成的史書，如《後漢書》、《魏書》、《晉書》，而且往往
與「風流」、「風姿」、「風範」、「風操」等互換。

講者提供兩種對於「魏晉風度」的詮釋。據劉強的說法，「所謂魏晉風度，是指漢末魏晉時
期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體說就是在道家學說和選擇清談思潮影響下產生的，
一種追求自然（與名教相對）、自我（與外物相對）、自由（與約束相對）的時代風氣，以
及由此在上層貴族階層中形成的，一種超越性的人生價值觀和審美性的人格追求與氣度。」
[4]而張三夕從另一角度來探討「魏晉風度」。他認為：「魏晉風度是一種特定的亂世風度，
是一種死亡逼出來的風度。[…]一到亂世，正兒八經的君子風度全沒了，文士們有各種不同的
表演和心態，因而形成某種特定的亂世風度。宋元之際有種亂世風度，晚明清初又何嘗沒有
一種亂世風度呢？！不過，相對而言，還是魏晉風度的特徵最為鮮明，最有魅力。」[5]

風流

講者引馮友蘭〈論風流〉的話語：「風流是一種所謂人格美。真風流的人，必有玄心。[…]必
須有洞見。[…]必須有妙賞，所謂妙賞就是對於美的深切的感受。[…]必有深情。」[6]講者認
為，所謂「玄心」指超越、無我的狀態，「洞見」是指有一種直覺，一種通透的理解，有時
能以名言雋語的形式表達出來，即屬風流。牟宗三則認為：「『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清則
不濁，逸則不俗。[…]風流者，[…]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適性為主。故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是則清逸、俊逸、風流、自在、清言、清談、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徵。」[7]

風骨



論者指出，一般而言，「風骨」指寫文章要有內涵，不言之無物。而據易中天所言，「風
骨，無疑也是東漢名士遺風。」[8]據易先生的說法，「風骨」亦指氣節。

引言
講者指出，魏晉之世與莊子之時有不少相通之處。其一，若說先秦時期是人文的覺醒，那麼
魏晉之世則是個體的覺醒；其二，在莊子之時看到百家爭鳴之貌，而在魏晉時期，則看到
《老子》、《莊子》、《周易》特盛之況；其三，若借用西方學界的說法，認為先秦是中國
哲學的軸心時期的話，則有「哲學的突破」，那麼，到了魏晉時期，就有了「純」哲學的出
現，亦可說有了玄學的出現。[9]

魏晉南北朝時期歷369年，由220年曹丕迫東漢漢獻帝禪讓開始，至589年隋朝統一結束。期間
一直處於分裂期，可以分為三國時期、西晉時期、東晉與十六國時期與南北朝時期。這個時
期天災、人禍慘烈。講者認為，稱其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也並不為過。當時的天災、
疫症等災禍令當時的人口急遽下降。據《古文觀止‧與吳質書》記載，一場疫症竟讓竹林七賢
中四人逝世。當時荒災亦嚴重。據李昉《太平御覽‧百穀部》記載：「三輔大旱。[…]人相食
啖，白骨委積。」據葛劍雄推算，東漢末、三國初年間的人口谷底大致在2224萬至2362萬之
間，與東漢人口高峰期6000萬比較，減少了60%，也是中國歷史上人口銳減極其厲害的一
次。[10]而這個如此黑暗、混亂的時期，卻同樣也是精神史上極其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
慧，最濃於熱情的時代，同時也產生了極其優秀的藝術作品。道教、佛教亦成為人們生活的
一部分。[11]

人物舉例
（受篇幅所限，文中僅列其中數位。講座提及之人物共有：嵇康、劉伶、二阮（阮籍、阮
咸）、三王（王羲之、王徽之、王獻之）、戴逵、謝安、王導、韓康伯、王弼、郭象、衛
玠、曹丕、簡文帝、陶淵明。）

講者首先舉嵇康作例，並從四個方面來描述嵇康，分別是「自然美」、「才情茂」、「性自
然」與「氣節高」。

嵇康（223-263）

自然美：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約1.86米），風姿特秀。見到嵇康的人感嘆道：「蕭蕭
肅肅，爽朗清舉。」[12]講者補充，嵇康的形象之美在魏晉時代具有特殊意義，魏晉時
期可以稱作是一個唯美的時代。而《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卻記載道：「頭面常一月十
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東晉才女謝道韞十分傾慕嵇康的才情與人格，專
門擬詩稱頌其人。

才情茂：鍾會與一群賢俊之士一同去結識嵇康，後在一棵大樹下發現嵇康鍛鐵，而向
秀為嵇康拉風箱以打鐵。嵇康一直鍛鐵，旁若無人。向、嵇二人頗有默契，互相配合
而無需一言。鍾會不敢出聲打擾，意欲離去。此時，嵇康問：「你為了聽到什麼而
來？因為看到了什麼而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答：「聽到
了所聽到的才走，看到了所看到的才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13]



氣節高：嵇康遭鍾會陷害，即將於東市行刑。有三千太學生請求不要將其殺頭，想以
嵇康為師，終不被允許。[14]嵇康自知將死，從容地索要一把古琴以彈奏，並呼：
「《廣陵散》於今絕矣！」終年四十歲。論者認為，此處展現了嵇康作為士人的節
氣，可以看到其與儒家的相通之處。至需要犧牲之際，士人會選擇有氣節地犧牲。

性自然：嵇康與呂安是十分密切之好友。嵇康一想起呂安，即使相隔千里，也會命馬
車去尋呂安。[15]

劉伶（221-300）

不雕飾：據《世說新語‧容止》記載，劉伶身長六尺（約1.42米），樣貌亦醜陋。據
《晉書‧劉伶傳》記載，劉伶放心所欲，寡言少語，與阮籍、嵇康相遇後，便欣然與之
攜手入林。講者補充，可見劉伶完全不會修飾他真實的情感。

放形神：劉伶喝酒後有時會脫光自己衣衫，有的人見到後便會譏笑他。而劉伶回答：
「我將天地作為我的棟宇，而屋室則是我的『褌衣』（即有檔的褲子）。你們為什麼
要進入我的『褌』中？」[16]可見劉伶放蕩的形象。

友杜康：劉伶嗜酒。他的夫人勸說他喝酒太過並非養生之道。劉伶對夫人說：「你說
得對，只是我不能控制自己，需要在鬼神面前發誓才能斷掉！只是向鬼神發誓時需要
備酒肉。」而劉伶真正跪在鬼神前時，卻說道：「我劉伶，天生就以酒為名。一次需
要喝一斛，五斗才能解醒。婦人的話語，不能聽取啊！」[17]

效莊子：據《晉書‧劉伶傳》記載，劉伶常乘鹿車，提一壺酒，讓人拿著鋤頭跟隨他，
並說道：「死了就用鋤頭埋我。」這個情形類近《莊子‧達生篇》中所說的「醉者」。
〈達生篇〉中的醉者從車上墜下卻沒有死去。據莊子的說法，是因為其「神全也」。
劉伶似乎是將自己比作莊子口中的「醉者」。另外，劉伶曾寫《酒德賦》，並將醉者
塑造成一個理想人物——大人先生。大人先生唯獨鍾情於喝酒，對其他事物並不關
心，外界無法影響到他，而他的內心則是「無思無慮，其樂陶陶」。講者認為，《酒
德頌》開始頌揚醉對於個體的美好意味，接續了莊子對於醉的認同而顛覆了西周以來
對於醉的害怕與恐懼。

甚機靈：劉伶甚機靈。據《晉書‧劉伶傳》記載，劉伶喝酒後與他人吵架，那人捲起衣
袖幾欲動手，而劉伶回答：「我這樣瘦弱的身體承受不住您尊貴的拳頭啊。」那人笑
而停手。另又有記載，劉伶曾有顯露自己能力的機會，但他尊崇無為而治。時人都認
為劉伶高談不切實際的理想。於是劉伶並無任官，最終得以享受天年。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南朝大墓磚畫。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別為春秋隱士榮啟期、阮咸、
劉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王羲之（303-361）

才情高：王羲之年幼時，才能已然顯露。另，當時太尉郄鑒意欲求取女婿，於是派門
生去東廂觀察王氏眾子弟。其他王氏子弟皆矜持，唯有王羲之在東床坦腹而食，似若
不知道郄鑒欲求取女婿之事。而郄鑒得知此事時，讚嘆此乃「佳婿」，並將女兒嫁予
王羲之，這就是「東床快婿」典故的由來。

輕功名：據《世說新語》記載，一次，王羲之友人劉真長、許玄度三人聊天。劉、許
二人談及任官之好處，至少要保住官職，而王羲之回答：「若巢父、許由二人在此，
不會和你們有這些話語。」劉、許二人聽完後，面露慚愧之色。

王徽之（338-386）

癡竹子：王徽之曾暫住友人空宅處，令友人種竹，並說道：「怎麼能有一日無竹
呢？」[18]

惜知音：在一個下雪的夜晚，王獻之夜半醒來，忽然憶起朋友戴逵。於是他半夜立刻
乘小船去其住所，到了友人住所前，卻不敲門而返。後來有旁人問其緣故，王獻之回
答：「我本來便是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真的要見到他呢？」[19]



甚風流：一次，王獻之遇到一個善於吹笛的人——桓子野於岸上經過。王獻之派僕人
說道：「聽問您善於吹笛，請為我吹奏一曲。」當時桓子野已任大官，但聽聞此言
後，立刻下車彈曲。彈完後，便上車離去。二人並無直接對話，只是派僕人傳遞一方
請求，而另一方則爽快答應。講者認為，這是「不著一言，盡得風流。」[20]

情所鍾：王徽之、王獻之二人病重，而王獻之先去世。王徽之聽聞獻之去世消息後，
去其居所，想到獻之平日喜歡彈琴，於是去來獻之平日用的琴並欲彈奏一曲。彈到一
半卻覺得物是人非，於是將琴擲於地，並說：「子敬（王獻之字子敬）！子敬！你的
人與琴都不在了。」王徽之悲痛欲絕，一個多月後亦去世了。[21]講者補充，西晉人王
戎兒子去世時，王戎同樣悲痛欲絕，不能自已。友人山簡問為何如此傷心，王戎回
答：「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22]意思是，聖人不動感情。
而鍾情於表達感情的，恰恰是我們這種人。此即「情所鍾」之意。

王獻之（344-386）

寡辭措：一次，王徽之、王操之、王獻之三兄弟（分別為王羲之第五、六、七子）拜
訪謝公。而王獻之是三兄弟中言辭最少的。謝公對此評價道：「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意即稱讚王獻之之寡辭。[23]又有一次，王徽之與王獻之共同坐於一室內，忽
遇室內起火，徽之慌忙躲避，而獻之氣定神閒，不慌不忙地離開，可見二人性情之
異。[24]

性自適：王獻之書法亦佳。一次，謝公問王獻之：「你的書法和你父親相比如何？」
獻之回答：「當然不同。」而謝公再言：「可外人認為你們二人差不多。」王獻之回
應：「外人又哪裡知道呢？」[25]講者補充，較父親而言，王獻之書法連筆更多，而獻
之應該是自豪於此，故能自信回答。

見深情：王獻之病重時，旁人問及他這一生中有何遺憾之事。他回答：「不覺得有其
他事，只想起與郗家離婚一事。」[26]講者補充，所謂郗家，即獻之元配郗道茂。當時
簡文帝之女新安公主傾慕王獻之，想要嫁予他。王獻之為逃避此事，故意將自己雙足
燒傷。但他最終仍然無法逃過，只能被迫與郗道茂離婚，迎娶新安公主。

謝安 （320-385）

志高遠：早年，王羲之與謝安一同登冶城。謝安本不欲做官，但迫於家族需要，仍任
官職。王羲之勸諭謝安，言以前的帝王勤於政務，你們今人不應整日清談，只顧寫
「浮文」。而謝安回答道：「秦朝任用商鞅，到秦二世便亡，難道是清談導致的禍患
嗎？」[27]講者補充，於此我們可以思考，我們平日所說的「清談誤國」，是否真的成
立呢？

眼力好：謝安起初輕視戴逵，後來看到其彈琴、文章皆妙後，對其改觀。講者補充，
由此可見謝安識人之準，眼力之好。[28]講者補充，謝安後來亦做了十分多的事情來保
護東晉王室。

總結
講者認為，魏晉時期是「人的主體性」覺醒的年代。而那個時代極其璀璨的文化，不僅影響
當時的中國人，更輻射到周邊的國家。日本九川大學教授川本芳昭就有這樣的話語：「然而



這段『亂世』卻一點也不『黑暗』。[…]就某一些方面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極度豐
饒而繁華的時間，不為後來充滿國際色彩的隋唐文化奠定了基礎，也間接對日本古代文化造
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29]

問答環節
在問答環節，有聽眾問及《世說新語》中人物眾多，人物關係複雜，言語簡略而無背景介
紹，對魏晉時期不甚了解的人又要如何進行了解呢？張喜儀博士則建議先從時代背景入手。
可以首先從了解東漢末年的背景開始，如「黨錮之禍」、「清流」。當時士人的作風對後世
魏晉士人頗有影響，可以說魏晉名士承襲了漢末士人的作風，並有自己的發揮。了解完歷史
背景後，可以再了解《世說新語》中自己感興趣的部分。而挑出自己感興趣的人物後，亦可
以對照《後漢書》、《晉書》等等史書是如何品評這些人物。梁卓恩博士對這個問題也有補
充。他說道，《世說新語》中描繪的人物、言行十分有趣且奇怪，即使在當時也不受時人的
容納。若想多加了解，坊間也有幾本《世說新語》不錯的注本。張喜儀博士則推介余嘉錫先
生的《世說新語箋疏》，供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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